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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舍
付 克

李小虎经营了一家酒店， 生意兴隆，财
源广进。他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他经常
喜欢帮助别人，有的人为他点赞叫好，有的
人却骂他是个十足的大傻瓜。

李小虎的女朋友———何花，天生丽质貌
美如花，尤其喜欢穿着打扮，经常买衣服、买
包包来装扮自己。 一天到晚总是买买买，花
钱如流水，弄得李小虎心里十分恼火。

有一次， 李小虎和何花一起逛商场，何
花看见一件真丝连衣裙爱不释手，李小虎一
看价格不菲八千五百元，何花拿在身上不停
地比划，李小虎视而不见，爱理不理的样子。

导购员一看心知肚明，她拍了拍李小虎
的肩膀调侃道：“帅哥！您给女朋友买了这件
高档的连衣裙，恐怕您以后想洗衣服的机会
都没有了！”

李小虎一听爽快地掏钱付了款，但是他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心里很烦躁。何花穿着
新买的裙子欢天喜地，蹦蹦跳跳像一朵飘逸
的花，让很多人羡慕和嫉妒。李小虎心痛不
已，一下子花掉了他几天的收入，他回到酒
店门口，遇见一个愁眉苦脸衣衫褴褛的小青
年，拦住了他的去路：“大哥！您行行好吧！我

已经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李小虎憋了一肚子气心里难受，此时又

遇见这么一个让人厌恶的乞丐，他看也不看
随手掏两百块钱扔给小青年打发他走。小青
年高兴极了，连忙磕头作揖地感谢道：“谢谢
大哥！谢谢大哥的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
泉相报！”

李小虎摆摆手：“去！去！去！不用谢！帮
助别人快乐自己！”

没想到一个星期后，那个小青年又出现
在李小虎酒店门口， 拦住了他的去路：“大
哥！您行行好救人救到底吧！”李小虎又给了
他两百元，小青年感激道：“谢谢大哥！您真
是个活菩萨呀！”

“不用谢！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李小虎
打听到小青年叫———刘洋，他的家境十分贫
寒，父亲去世得早，母子俩相依为命，母亲疾

病缠身常年卧床不起。刘洋在附近一所中学
读书，他读书非常用功，在全年级都是数一
数二的人物，李小虎决定帮帮他，每个星期
资助他两百元钱的生活费。

何花指着李小虎非常生气地骂道：“好
你个吝啬鬼，我花一分钱你抠得要死，对那
个乞丐却如此大方？”

“我这叫积德行善，你懂吗？帮助别人快
乐自己！”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句话就成了李
小虎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从此，每个星期天，刘洋准时来到李小
虎的酒店领取两百元钱的生活费。 几年下
来，李小虎一如既往地资助刘洋。有一天，刘
洋来到李小虎的酒店门前，李小虎掏出五十
元给他， 刘洋接过五十元钱疑惑不解地问
道：“大哥！ 您以前每次都是给我两百元，今

天干嘛只给我五十元呢！”
李小虎很无奈地说道：“我已经结婚了！”
从此，刘洋再也没来找李小虎要过钱了。
一晃几年过去了，疫情期间，李小虎的

酒店经营惨淡，资不抵债，负债累累，即将关
门歇业了，何花又卷走了李小虎的全部家产
离他而去。 李小虎经受双重打击彻底崩溃
了，整天精神萎靡不振，真是度日如年呀！

有一天，突然一个英俊潇洒的男人走进
李小虎的办公室“扑通”一声跪下，真诚地说
道：“大哥！我还债来了！”

李小虎望着陌生男子惊讶地询问道 ：
“你是谁呢？”

“大哥！ 我是您曾经无私帮助过的刘洋
呀！”

李小虎惊得目瞪口呆，他上上下下仔细
打量着刘洋：“你变了！我都不认得了！”

刘洋掏出一张银行卡递给李小虎：“我
没变！还是当年的穷小子！大哥！这卡里有五
十万，您先拿去应个急吧！”

李小虎感动得泣不成声：“小兄弟！谢谢
你拯救了我！”

“大哥！ 不必客气！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

母亲开公众号
刘小兵

母亲退休后， 将自己的退休生活安
排得井井有条， 除了做些力所能及的家
务， 每天雷打不动地还要到小区公园里
跳一阵广场舞。 近来，我还发现新潮老妈
一个新秘密，那就是不甘“寂寞”的老妈，
也开起了公众号。

一天，吃过晚饭，我正在书房看书，
母亲探求似地问我 ：“挂到公众号中的
‘说说’， 怎样才能吸引大家的眼球，让
更多的人来点赞呢？ ”我正想着书中的
情节， 也没多加考虑， 就随口说了句：
“这一时半会说不清，等哪天有空时，我
再……” 话还没说完， 不想母亲早沉着
脸，退出了我的房里。 此后，一连几天，母
亲明显一副落落寡欢的神情。

我知道， 母亲前两年就建起了自己
的微博，去年又加入了社区老年微信群。
一个月前，又在一帮好友的帮助下，申请
开通了公众号。 她在公众号里不时晒自
己做的美食， 以及出门游玩时拍摄的风
景照片，可谓走哪拍到哪，把一天的所见
所闻、所思所想，都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
达出来。 可是，她那些挂在公众号里的图
文， 一帮好友只是走马观花地浏览一下，
一个月下来，反映平平，也没几个点赞的。
为这，母亲还五次三番地问过我：“晒在公
众号里的图文，如何出彩？ ”以前，我也跟
她说了许多，比如技术方面、构图、角度都
会影响图片质量，而文章内容也是吸引人
的一个很重要方面，最关键的是要在情感
共鸣上下功夫……如今，想想自己这些话
并不算业余， 难道母亲一句也没听进去？
带着探究的心理，我急忙打开母亲的公众
号。

说实在的，以往只顾着自己忙，根本
无暇去关心母亲的公众号， 这还是我第
一次进入母亲的心灵空间。 点开最近的

一篇，首先印入眼帘的，是一碗冒着蒸腾
热气的橘皮汤， 随后是一行小注 “天寒
了，儿子一连咳嗽了好几天，打针吃药都
不见好，真替他着急。 今天，李妈推荐了
一个偏方，把橘子皮晒干，泡水喝……”
我想起来了，那还是半个月前的事，我一
连喝了几天的陈皮水，咳嗽也好了。 难怪
我们吃完了橘子，母亲连皮也舍不得丢，
原来是在为我熬汤祛病， 我原以为是在
药店买的呢……看完这条， 我心头不由
一热。 再看其它的图文，大多是抒发跟我
们一家在城里生活的感悟， 以及平常吃
饭、聊天时的生活照片。 字里行间，有对
我和妻子生活上的关心， 有对小孙子成
长路上的牵挂， 还有对我们一家在未来
岁月的美好祝福和向往……看着看着，
我眼角湿润了。

走出书房，本想找母亲好好聊聊，谈
谈观看她公众号的感受，不想母亲不在。
趁着这个当儿， 我再次打开母亲的公众
号，一页页翻看起来。 简洁的画面里，有
香气弥漫的胡萝卜炖牛肉，有红烧鲤鱼。
旁边还都有文字注解， 哪一道菜是她做
的，哪些是儿子媳妇做的，出我意料之外
的是， 还有我们一家到城郊游玩的风景
小照。 看着这些活色生香的图片，品味着
母亲朴实真诚的文字，我的心暖暖的，当
即决定，以后，不管自己多忙、多累，一定
要抽出时间， 及时给母亲的公众号送上
一个大大的赞。

如今，每日结束完一天的打拼，回到
家中，我都会抽空浏览上母亲的公众号，
真诚地送我的祝福， 给她以更多的精神
陪伴。 不为别的， 就是想让母亲心情愉
悦，做一个开开心心的自媒体人，把她的
公众号坚持不懈地办下去， 让更多的人
分享生活的乐趣，感悟隽永的人间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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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两可先生
彭 涛

放下电话，两可把自己扔在沙发里，
午后的阳光打在脸上，明晃晃的，一片眩
晕的白。

“这回又是什么麻烦事儿？ ”阳台上
隆隆的洗衣机声停了下来， 妻子的声音
穿过玻璃门，射进两可先生的耳朵。

“唉，村里的叔伯二哥让我在城里给
他家大小子找个老婆！ ”两可先生叹了口
气。

“你答应了？ ”
“我说试试看吧！ ”
“他家大小子多大了， 什么学历，干

什么工作？ ”
“三十好几了，初中毕业，也没什么

固定工作。 ”
……
阳台上的洗衣机又轰隆隆地旋转起

来，两可知道，这是妻子对他不靠谱的无
声抗议。

“唉！ ”两可又叹了口气，脑子里电影
似的放映出一些永远也忘不了的画面。

四十多年前， 两可出生在一个偏远
的山村，祖祖辈辈都是地道的山民。 到了
他父亲这辈， 最大的愿望就是摆脱这种
苦兮兮的生活， 于是给他取了与贫苦山
民身份极不相称的名字“仁可”。 他父亲
希望这个带有文化意味的名字能够让他
智慧加持，发奋读书，跳出农门。 但山村
里的老百姓并不习惯“仁”字的发音，于
是便叫他“两可”，久而久之，他自己也习
惯了这个叫法。

二十多年前， 两可成为山村里第一
个考上大学的孩子，尽管家里的条件根本
供不起他上大学，但村长硬是集全村父老
之力， 将一大捧碎票子送到了两可的面
前。这些年，两可在一所学校里当老师，成
了村里人眼里的“大人物”。 两可知道，一
个普通教师在城里根本算不得什么，沉重
地生活压力迫使他打起十二分精神奋斗，
才能勉强在城市里逐渐站稳脚跟。

村里人并不理解两可的苦衷， 每每

有一些困难的事情，都会托两可去办。 有
的乡亲生病了，托两可找个好医生；有的
乡亲孩子来城里上学了， 托两可好好照
顾； 有的乡亲来城里摆地摊被城管处罚
了， 托两可去说情打招呼。 遇到这些事
情，两可原本是可以拒绝的，但一想到那
些花花绿绿、沾满乡亲们汗水的票子，他
心里就不忍心了。

而这一次更奇葩， 有人竟然托他给
孩子找一个老婆。 现在的女孩子眼光高，
若是门当户对倒也还可以考虑， 只是像
叔伯二哥家的大小子这种没有学历、没
有工作的大龄青年， 哪家的女孩子能看
得上呢？

轰隆隆的洗衣机又停了下来。
“你为什么不干脆地拒绝呢，每次都

这样，犹犹豫豫，拖拖拉拉，最后收不了
场！ ”妻子又射过来一梭子。

“我……唉！ ”两可无言以对，只能再
叹气。

……
阳台上，妻子一边晒衣服，一边把衣

架和叉衣棍弄得乓乓直响， 仿佛把怨气
都发泄在衣服上。

“你还记得上次咱们回老家的事情
吗？ ”妻子又甩过来一句。

两可知道妻子说的是什么事。 那次
回村参加一个亲戚的喜事儿， 两可明显
地感觉到了乡亲们对他态度的变化。 母
亲告诉他， 乡亲们都说他到了城里后变
得不实诚了，说好了帮一把的，但临到事
情总是不能尽心尽力。 他满心委屈地对
母亲说，哪里是他不想帮乡亲们，是他根
本没能力帮乡亲们！ 母亲说，既然帮不了
忙，就不要给别人念想，乡亲们虽然没什
么见识，但也都还是明事理的人，不会逼
你干你干不了的事。

“我……”两可的喉咙里被什么东西
堵塞了，发不出声音来。

“你，你被你的名字害苦了，死要面子
活受罪！ ”妻子的连珠炮并不打算饶恕他。

挖 宝
马 卫

强生准备去远方打工，院子门被推
开，钻进瘦小猴精的黄眼镜。

“哎呀呀， 喜得我来了， 我得拦住
你。你没技术，打工发不了财，我这儿有
个发财的路子，因为我俩是同学，才来
找你合作。 ”

这几句不着边际的话， 让强生愣
神。

“你晓得不？我们老鸹坪有宝藏呵，
一挖就发财。 ”

老鸹坪有宝藏的传说，强生从小就
听过。 明末清初，本地暴发了大规模农
民起义，大头领姓谭，其中有个小头目
叫龙庆，与谭头领不和，裂棚子———拉
人走，携带大量金银，到老鸹坪，被清军
包围剿灭。 奇怪的是，龙庆这伙人带的
金银，一两也不见，杀死和被俘的人，都
身无分文。 那时的官军杀了义军，是发
财的好机会，要搜身。

俘虏交待，龙庆会土遁，他见势不
对，念一串咒语，金银元宝全都钻了土，
留在了老鸹坪。

上世纪 70 年代“农业学大寨”修梯
地，农民张二娃一铲子下去，竟然挖出
块拳头大的银菩萨，交给了国家，奖励

了他一百块钱。 那时的一百块钱，能买
一百多斤猪肉。 社员们个个挖土凿石
时，瞪大眼睛，但再没有人有这狗屎运。
别说银菩萨，连银镯子银戒子都不见一
个。

土地下户后，老鸹坪来过不少文物
贩子，从没有收到啥金银财宝，只收了
几枚乾隆方孔铜钱，还有些明清时代的
雕花床、八仙桌、洗脸架什么的。

黄眼镜坚信，龙庆一定在老鸹坪藏
有财宝， 只是不晓得藏在哪个旮旯角
落。

强生听得热血沸腾， 毕竟不离开
家，就能发财，特别是晚上又能搂着老
婆睡觉，多美。

强生和黄眼镜，走遍了老鸹坪的山
山水水，磨烂的鞋，能装满箩筐。一件宝
物也没找到，倒是俩人都摔伤过，强生
断了根肋巴骨，黄眼镜更惨，胫骨折了
三次，每次住院的钱都是借的。 现在他
们俩家，成了不折不扣的贫困户。

讨论这两家该不该列为贫困户时，
意见不统一。 特别是村主任哈二麻，直
言道：“这俩人嘛，年轻力壮，不好好种
地，好好打工，硬相信山上有财宝，耗了

这么多年的精力，屁都没得一个，活该
受穷。 ”

当然，这是气话。 扶贫不能落下一
家，不能甩开一人。

钟琴说：“气话说了，但评还是要评
的，只是这两家也得有个项目呵，不然
脱不了贫。 ”

强生和黄眼镜，很不好意思来到村
部，佝着头。钟琴看他们的穿着，就晓得
俩人混得有多差。 衣服都是地摊货不
说，连颜色都辨不出来了，像电视新闻
中的叙利亚难民。

钟琴想让他们放松一下，太紧张了
也交流不出效果，顺带问：“你们寻宝这
么多年，在山上就没发现啥稀奇古怪？”

闷了半天，黄眼镜说：“要说稀奇古
怪，还真有。好几年前，我们在蛤蟆石寻
宝，我滚进了一个洪槽，醒来身上有好
多血包包，一动痛得要死。 我见身边有
大片的草，好像是独活，扯了几根嚼，苦
得我差点吐， 但一会儿痛就轻松不少，
血包包也散了。 ”

洪槽钟琴听不懂，一问才知是山上
暴雨时冲出的沟壑，还可以放柴放木头
下山。

钟琴：“你是说那儿有好多独活？ ”
黄眼镜：“是呵，真的不少呢。 ”
钟琴要他俩带她去看，俩人摇头拒

绝。因为那里的路太难走，或者说，根本
没有路。

但钟琴坚持要去，哈主任说：“你们
不让钟书记去，证明你俩是日白匠。 ”

农村人最不好的名声就是被称为
日白匠，扯谎的人。村里有个王日白，被
村民鄙视了多年。

走了一个钟头，才到蛤蟆石，果然
在黄眼镜说的那个洪槽，长满了独活。

独活又叫羌活，一茎直上，不随风
摇动，所以得名独活，是活血止痛的良
药。

钟琴道：“你们还寻宝？ 这不是宝
么？ ”

强生和黄眼镜两家， 先是移植独
活，后是培育种植独活，还得到了扶贫
资金的襄助，第三年就脱贫了。

强生看着黄眼镜说：“你真的没骗
我，说山上有宝，还真有宝呵。 ”

俩人举起酒杯，对着大笑。 当晚俩
人都醉了，像两株独活，一丝不动，却又
生机勃勃。

岁月之河
吴长海

在我家乡的门口，有一条小河叫清水河。
小河流水悠悠，清澈见底。每逢夏天，我们便去河里洗澡。河水

清凉无比，无论是多么炎热的天气，去河里一泡，浑身都会透凉。
我小时去河里洗澡只能偷偷地去，因为我不会游泳。看着小伙

伴们在河里自由自在的欢乐劲，心里十分羡慕。 特别是明哥，他仅
大我三岁，游泳可是一员健将。有一回，我不小心滑到河沟，眼见就
要沉入河底，是明哥一个猛子把我救上了岸。

从此，我和明哥便成了比亲兄弟还亲的好朋友。明哥除了会游
泳外，学习成绩也特别棒，可由于兄弟姐妹太多，他初中毕业后便
失学了，去部队当了兵。

明哥在部队干得很出色，他竟以初中生的功底考上了军校，毕
业后成了一名中尉军官。

十几年后， 明哥从部队转业， 分在家乡的县城做了一名副局
长。

去年夏天，明哥打电话约我回家看看，我自然十分乐意。那天，
他亲自驾车来小镇把我接回家乡。

我们依然像儿时一样十分亲热。但由于他已是“官”儿，我内心
不由有几分敬畏。

那天晚上，明哥和我在河边的柳树下乘凉，我们谈了许多儿时
的趣事和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不知怎么的，他说话时总显得心事重
重，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不禁问道：“你已功成名就。 还有什么可苦恼的？ ”
“难哪，如今的官也难当。 ”他叹道，“咱们不扯这个，下河洗个

澡吧！ ”
我当然应允。 虽然我的水性一直没有什么长进，但我知道，与

明哥在一起，安全系数是百分之百的。
第二天，他回城时对我说：“有机会去城里，一定不要忘了去看

我。 ”
一个月后，传来了明哥被“双规”的消息。据说是因为在一个建

筑工程中他受贿的事被人告发。我听到这个消息不亚于晴天霹雳。
但想到那晚他满腹心事的样子， 我想也许他对这个结局是早有预
感的。

突然想起与他在一起游泳的日子。 那个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
英俊少年呢？ 那个轻而易举趟过清水河的游泳健将呢？

我想，对于一个会游泳的人，趟过自然之河也许并不困难。 但
是，滚滚红尘中，无论是谁，要想顺利趟过人生的岁月之河，却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

调好生活的频道
陶 悦

晓风残月，云环雾绕，花开花落，那是大自然留下的佳作；斗转
星移，大浪淘沙，驼铃叮当，那是历史留下的残骸；灯红酒绿，霓虹
闪烁，川流不息，那是生活留下的细水长流。

在逝去的岁月里，在那无尽的被遗忘的记忆长河中，生活的悲
欢离合让我们的心灵变得筋疲力尽。 人生中，每个芸芸众生都一味
地追寻自我，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 然而，这样的生活却似乎总是
躲着我们，让我们永远体验不到生活的趣味，奋斗的快乐，人生的
况达。

享受生活其实早已成为当今社会消遣人生的一种方式。现今
的社会它勃勃生机，每个成员都在为人生而拼搏。 而如今这样的

“事业奴”还在急剧地增加，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为了生活而生活，
而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永无尽头的虚荣心罢了。 不少人为
了得到那么一点成就感竟不惜一切代价，铤而走险，甚至走上违
法犯罪的道路。 其实，荣华富贵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不必要的浪
费，只有懂得品读生活的智者才有幸享乐。 生活也同于人，有富
也有贫，当然什么样的人就对应什么样的生活，但虚浮的物质生
活只是“障眼法”，因为身居陋室的你可以下笔从文，体验字里行
间的情感美；你可以赋诗一首，体味大好河山的气势美；你可以
荷锄桑野，体味至亲至纯的田园美……总之，无论高低贵贱，都
拥有享受精神生活的权利，都可以体验到有滋有味、丰富多彩的
生活。

让生活充满味道，就要学会调好生活的频道，对应适合自己的
生活情趣。 从古至今，千古文人雅士都依靠崇高的精神愈挫愈勇，
他们不为细枝末节而挫败，反而变得更加自信自强。 生活的频道，
正是凭着宁静淡泊、乐善好施、安贫乐道的心态来获取。 李商隐几
次被贬，终于陋室写下千古名篇《陋室铭》；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
腰，最终隐居山林；……诸如此类的文人可谓数不胜数，因此，心
灵才是品味生活的一个频道，透过它，你可以感受到莫名的幸福与
快乐。

让我们一同调好生活的频道，去细品无穷的生活世界，享受截
然不同的快乐。 把自己安排在适合的位置上，才能经营出有声有色
的人生。

温情诱饵
陶 敏

又到周末，母亲的电话适时打来“敏儿，地
里豌豆长起来了， 喊你姐一起回家拿些去吃
啊”，母亲弯腰拾豆的画面让人鼻子一酸。

记忆中的母亲勤劳能干，每次回家总是变
着法儿给我们做可口的饭菜，其中大部分都是
母亲亲手培育的绿色有机蔬菜。 大家围坐一起
时，母亲总是自豪地指指这个，点点那个，给我
们讲它们的生长过程，看着孩儿们钟情于母亲
的青菜，不再挑食时，母亲甚是欣慰。 临走还不
忘把我们的后备箱塞上些新鲜的韭菜、 小葱、
毛白菜。

渐渐地，母亲年纪大了，干起活儿总是吃
力，在山坡开辟的菜园子经常需要从家里打水
上去浇灌。 母亲膝关节做完手术后，我们总是
劝她少种点吃不了多少，母亲总说卖的没有自
家种的香，继续栽种幼苗。 每当自己行动不变
时， 父亲下班回家就接力母亲的活， 翻土、撒
种、浇水、施肥。 母亲总在旁边不放心地交代这
里要少浇、那里要除草，一点不大的菜园子俨
然成了父母亲的心头肉，每天精心培育只为了
我们回家时大快朵颐的享受二老带给我们的
儿时味道。

或许母亲老了，也或许子女忙于小家回去
的次数逐渐少了。 母亲总在每个节假日和周末
提前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今儿茄子熟了，明儿
莴笋可以吃了，后天韭菜可以割了，絮絮叨叨
地说些小惊喜， 而我们却从未正视母亲的收

获，忙起来时总是敷衍地“嗯嗯”挂掉电话，等
吃饭时看着餐桌上同样的蔬菜吃起来没有母
亲的味道时又怅然若失。

这大抵就是母亲的味道吧，我记得有次回
家没有提前告知母亲，推开门，母亲背对着我
坐在凳子上，昏暗的灯光下，母亲佝偻着后背
麻利地在干净的案板上切着青椒，前面摆着一
大盆绿得发亮的辣椒， 剥好的大蒜还有食盐，
身边放着一个大坛子，我知道母亲又忙着给我
们准备腌辣椒了。 腌辣椒，是十几年来母亲每
年秋末冬初必做的一件事，并不为了吃，那是
一种念想和记录吧， 记录生活发生的变化，记
忆儿时酸辣椒炒土豆丝的味道，回味儿时酸辣
椒焖仔鸡的美好。

母亲吃力地切着，我就静静地看着，那一
刻我看到了母亲汗湿的衣襟，我看到了母亲鬓
角的白发和额头的汗珠， 还有被辣椒辣得干
枯、泛红的粗糙之手。 那一刻我深深地理解了
母亲的爱。 那翘首张望的样子，那欲语还休的
深情都藏在这一畦畦青菜和一坛坛酸菜里。

母亲种的不是菜是情怀， 是对子女的爱。
母亲腌制的不是酸辣椒，是想儿女记得家的味
道和家的温暖。 尽管母亲年事已高，行动不便，
依然把对子女的爱赋予行动，隐入心口，只为
了儿女回家时能吃上一顿母亲的爱心大餐。

母亲用亲情，用爱编织诱饵，让我们享受
这些美好过程，润物无声。

戏 迷 胡 锋 摄


